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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家祥 　 药物化学专家 。 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
出生于江苏省扬州市 。 １９４９年毕业于伦敦大学
药学院 ，获理学博士学位 。曾任东北制药总厂中
心实验室主任 ，沈阳药科大学药物化学教授 ，原
化工部北京医药工业研究院副总工程师 ，原国家
医药管理局副总工程师 ，原北京医科大学药物化
学教授 ，原中国医药研究开发中心主任 、名誉主
任 。 ２００１年受聘为天津大学教授 、药物科学与
技术学院名誉院长 。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，负责氯霉
素生产研究 ，打通了新的化学合成路线 。首创了
催化氧化法生产关键中间体并精简工艺 ，使生产
成本大幅降低 。五六十年代 ，率先利用本国资源
合成结晶维生素甲和丁 。指导多种甾族激素类
药物的合成和投产 。进行雌性酮全合成并获成
功 ，为我国 １９ 去甲基甾类药物的生产开拓新的
途径 ，后又据以完成三烯高诺酮合成研究 。指导
用全合成方法证明鹤草酚的独特化学结构 。 晚
年创办了集才药物研究所并担任所长 ，研究开发
出新晶型阿奇霉素 、阿法骨化醇和替勃龙等新产
品 。 １９９９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。

谈“立志”

所谓“志” ，是指一个人想有所作为的努力
方向 。 立志 ，就是说树立他的理想 。 俗话说 ：

“有志者事竟成” ，可见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 ，一
定要先立志 。 但是 ，人生活在社会中 ，他的思想
一刻也离不开社会的影响 。 所以 ，理想是在个
人所处社会环境的长期影响下形成的 。 理想既
带有一定的时代特征 ，也带有适应于社会需要
的性质 ，而且它要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才能
实现 。

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 ：我的整个青少年时
期是在“国难当头”的情况下度过的 。 那个时
候 ，东北三省被日本帝国主义者侵占 ，上海 、天
津 、武汉等大城市里有列强的租界 ，整个国家被
瓜分的危险已迫在眉睫 。 翻开日历 ：济南惨案 、
五卅惨案 、九一八事件等国耻纪念日不断映入
眼帘 。 中华民族已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 ，
救亡图存的思想在我心目中早就扎下了根 。不
过 ，由于认识不足 ，以为民族危难只是国家贫弱
所致 ，因此 ，从小学和初中时代起 ，我就有“科学
救国” 、“实业救国”的想法 ，崇尚西方文明 ，崇拜
大发明家爱迪生和实业家福特 。 这些想法增强
了我对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兴趣 。

抗日战争爆发后 ，我随父母逃难到了重庆 ，
在那里进入国立药学专科学校学习 。 四年毕业
后曾在科研单位和工厂工作过两年 。在这期间 ，
我为自己的救国理想找到了具体专业方向 。 但
在另一方面 ，社会现实给我以教育 ，使我逐步认
识到 ：虽有良好的理想和抱负 ，如果没有一定的
社会政治条件也是实现不了的 。拿药业来说 ，当
时的陪都重庆 ，市场上充斥着“舶来品” ，即进口
货 。民族工业水平十分低下 ，国产药品寥寥无
几 ，就连现成的天然资源也不能充分加以利用 。
例如 ，从茶叶末提取咖啡因和从麻黄草提取麻黄
碱 ，这样的简单过程 ，也只能进行初级加工 ，然后
把粗制品廉价卖给外商 。而一些符合药用规格
的成品仍旧得高价从国外买进 。可以说 ，在反动
政府统治下仅有的一丁点儿工业 ，也不能不是半
封建 、半殖民地性质的 。 面对这种情况 ，我感到
耻辱和气愤 ；同时 ，想建设独立自主的医药工业
的愿望倒反而更加明确和强烈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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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种情况使我认识到 ：掌握科学技术是富
国强民的重要手段 。 没有这些手段 ，理想也是
一句空话 。 这时正好得到解决实践问题的一个
机遇 ：我幸运地考取了当时的一次公费留学名
额 ，于 １９４５ 年到英国伦敦大学就学 。 为给日后
发展制药业做准备 ，我选择药物化学作为自己
学习和研究的主攻方向 。我注重培养自己独立
思考的能力 ，以及各实验室工作技巧 。 同时充
分利用时间 ，把全部假期投入工厂实习 。 我深
入车间 ，了解操作过程 ，并把它们同实验室操作
对比 ，以完善自己的生产研究工作概念 。 四年
不间断的学习 、实习和学位研究工作 ，给我在有
关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打下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。

那时在留学生中有着中国共产党的进步活

动 ，大家争相传阅着毛泽东著作 。 在同学的帮
助下 ，使我逐渐认识到 ：决定人生道路的关键 ，
更重要的是政治方向 。 这时 ，祖国大地上正发
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 。 １９４９ 年 ４ 月 ，我家所在
的城市南京被解放了 。 尤其令人无比兴奋的一
个消息是 ：在解放南京的战斗中 ，解放军炮打了
无理前来阻拦的英国军舰紫石英号 ，一举砸碎
了百年来帝国主义列强强加在我国人民身上的

枷锁 ！ 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做一个中国人的
自豪 ，我感到有祖国在为自己撑腰 ！ 实现我的
理想 、为祖国做贡献的日子终于来到了 。 我和
当地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，决定启程回国 ，并在航
程中的 １０ 月 １ 日 ，在苏伊士运河口的塞得港 ，
和同船的海归同学一起 ，通过收听广播欢庆了
新中国的第一个国庆 。 一个多么愉快的夜晚 ！

回国后 ，为了接近重工业基地 ，我没有留恋
故乡江南 ，而是报名到东北的大连科学研究所
工作 。 从“优先发展原料药生产”的方针出发 ，
我开展了化学合成药物的研究工作 ，其中主要
的项目是新抗生素氯霉素的化学合成研究 。 当
时新中国刚刚成立 ，旧社会留下来的制药产业
不过是个依赖进口原料药进行二次加工的销售

商 。 要振兴民族制药工业 ，从原料药做起 ，既缺
乏化工原料 ，又缺乏熟练人员 。 行吗 ？ 人们都

这样问 ，而我自己也心中无数 。 这时抗美援朝
战争爆发了 。 正所谓“多难兴邦” 。应该感谢西
方对我国的封锁禁运 ，迫使我国在面临细菌战威
胁的生死关头狠下决心 。 “干 ！”我于 １９５２ 年 ３
月被政府征调到当时沈阳的东北化学制药厂 ，负
责新合成抗生素氯霉素研制小组的工作 。 “万事
起头难” 。试制工作最紧张的时候 ，正是帝国主
义者们试图撒播流行病菌的当口 ，任务紧迫 ；又
必须根据我国化工原料供应短缺的具体情况 ，研
究开发本国的新化学合成路线 ，困难实在是多 。
我和参加初期研发工作的其他同志一样 ，大家都
缺少经验 ，只晓得凭热情办事 ，没想到第一次放
大实验中就发生了硝化物爆炸的严重事故 。 幸
未伤人 ，但也险些酿成火灾 。怎么办 ？我认识到
要在科学道路上前进 ，就不能畏惧艰难险阻 。在
党组织的理解和支持下主动承担责任 ，从实际出
发分析事故原因 ，采取措施 ，一步步解决问题 。
同时 ，由于团结合作 ，对 硝基乙苯氧化进一步采

用了厂研究室首先发现的化学法 ，使研究进展加
快 ，仅用了四个多月的时间 ，新合成路线就成功
地打通了 。这是我国自力更生发展化学原料药
生产技术的一次重大胜利 。

从那时起 ，５０ 年过去了 。 回顾历程 ，我自
己的思想也在实现理想的同时获得了改造 。我
意识到个人的生命像一滴水 ，已经流进社会主
义社会建设的海洋 ，找到了他的归宿 。 尽管道
路是曲折的 ，但奋斗目标是明确的 ，因为我有理
想 。 为祖国医药工业发展作出贡献的理想塑造
了我的人生观 ，理想赋予我坚强的信念 ，正是它
支持着我挨过那十年浩劫中的艰难岁月 ，并在
今天鼓舞我继续前进 。

青少年朋友们 ，如果说我有什么经验可以
介绍的话 ，那么我要说 ：理想不完全是个人的
事 ，它总是和当代的社会活动千丝万缕地联系
在一起的 。从社会对各行各业的需要来讲 ，人
生的道路是广阔的 。希望你们结合各自的具体
情况 ，正确地树立自己的理想 ，并预祝你们在未
来岁月中茁壮成长 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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